



编者按 :今年是本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诞辰 90 周年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
明史学会联合举办“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为明史研究和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本刊自今年第 4 期开始 ,将陆续刊登在这
次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我们愿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献祭给傅衣
凌教授的在天之灵。
本年 5 月 29 日 ,是先师傅衣凌教授九十冥诞。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
人 ,饮誉海内外。封建社会史特别是明史 ,是其平生着力所在 ,从壮岁到晚年 ,他和明史结下不
了情。我自 1957 年到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 ,直至 1988 年先师逝世 ,有缘侍从左右 ,进而参与
其中 ,伴随他走过这段学术历程。在缅怀恩师的日子里 ,我重读傅先生赐我之手书 ,浮想联翩 ,
百感交集 ,爰作此文 ,以为纪念。只言片语 ,聊补学术回顾之资 ;一瓣心香 ,献祭先师在天之灵。






是民间私藏 ,见之不易 ,一见就要全文抄录 ,切忌急功近利、断章取义地摘录。有的史
料 ,可能几年、数十年以后才显示出它的价值。一时错过 ,恐怕时过境迁 ,再也见不到
了。他还说 ,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抄了许多福建金钱会、邓茂七起义等资料 ,可惜在战
乱中丢失了 ,现在再找 ,许多书已经散佚了 ,再也见不到了。在他的督促下 ,我第一次
面对古籍、古人的手书 ,下笨工夫抄写 ,得到难得的一次治史基本功的训练。(载《中
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834 页。)
临近毕业的时候 ,经傅先生和其他系领导提议 ,我提前留下当助教。1962 年 ,我从中国近
现代史教研室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奉派兼任傅先生平生第一位学术助手 :
傅先生接受了我 ,不是单纯使用 ,相反 ,他刻意栽培 ,为我创造研修的机会。我到
敬贤二楼下傅先生寓所拜师 ,他要求我 30 岁以前不要结婚 ,集中精力做三件事 :第
一 ,坐下来系统读书 ;第二 ,随堂听课、整理讲义 ;第三 ,把《林则徐传》写好。他不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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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逐朝对读 ,写下读书札记。并说 ,这样读一遍下来 ,明史的大概脉络就清楚了 ,就算步
入了研究的门坎。
教研室根据傅先生的意见 ,一年内不安排我上课 ,让我专心系统读书。这份书目清单 ,象
一把钥匙 ,为我打开了通向明史研究的大门。我用牛皮纸卡片记录大事索引 ,详列所见书之卷
数、页数 ,又用长汀产毛边纸抄录自以为有用的资料 ,按时向傅先生汇报心得。一年下来 ,自觉
充实很多。一年以后 ,政治运动不断 ,校园里也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 ,坐下来读“封、资、
修”的书成了一个禁区 ,一种奢望。十年蹉跎 ,不知埋没了多少有才华的后进学子。我庆幸占






1961 年秋季开学以后 ,傅先生在历史系所在的映雪楼楼下专辟一间工作室 ,从图书馆调
来大量明代史籍 ,邀集同事作史料的普查。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设立编选的章节 ,然后一本又
一本地检索 ,从中找出候选的资料 ,打上记号 ,由抄写员登录在稿纸上。然后分类成辑 ,比照筛
选 ,裁量淘汰 ,尽可能选录比较完整的原始资料。几近一年 ,傅先生大部分的时光泡在工作室
里。我曾看见抄好的稿纸一摞又一摞 ,弃置的抄稿堆积盈尺 ,可知筛选反复了好几遍。章节目
也屡经斟酌改换 ,可谓千锤百炼。弃留之间 ,凭的是学识的权衡、价值的判断。唯有史料真实
可靠 ,才能产出精品。不惜工本 ,自我否定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 一叠叠书稿散发的纸香 ,令
人感受到傅先生求实、求真的精神。选材底定 ,才进入加工程序 ,标点注释。这又不知花费多
少心力 ,才成定稿。据郑天挺先生 1962 年 12 月 11 日致先师信云 :“无改动 ,只有几处用文言
‘也’字 ,换一二字。”可证编选的高质量。
为了栽培弟子 ,傅先生在交稿前将书稿交我通读。我虔诚地认真学习 ,并向他汇报体会。
记得大意是说 ,借助注释 ,全书可以看懂 ,还增进了不少历史文献的知识之类。傅先生听后感
到欣慰。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傅先生对大学生接受知识能力的测验 , ———因我结束大学生活不
久 ,未脱学生时代的天真和稚气。———可见他的用心良苦。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 ,编选一
部资料书 ,不能简单的复制 ,剪刀加浆糊就了结 ,它的成败在于是否适应阅读对象的接受能力 ,
使之胜任愉快 ,从而激发学习的激情 ,获得知识的满足。归根结底 ,在于编选者对于历史与现
实的洞察力。处处为学生着想 ,在这方面的付出 ,并不亚于写一部研究著作啊 !
编选明史资料 ,可以说是傅先生对历年研究明史心得的一次系统性梳理。章节的安排、史
料的裁量 ,都折射了他的明史观。可惜的是 ,这部明史资料当年经郑天挺先生审定交付中华书
局付排之后 ,因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再拖延出版。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竟遭拆版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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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厄运 ,他自己保存的底稿也因被抄家散佚 ,最终退回的只是极少的断简残篇。他倾注的心
血竟付之东流 ,留下不可挽回的创痛 ! 我后悔当年的懒惰 ,没有把目录抄下来 (当年没有复印
机 ,抄录即将出版的全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但抄录目录作为案头工具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留
下这份不可重复再现的文献。
重编明史资料 ,那是 1980 年以后的事了。时过境迁 ,傅先生当上厦大副校长 ,又多次出国
讲学 ,无暇全力顾及 ,而作为后继者的我们无法体认当年的学术境界 ,又没有原编目录可以按
图索骥 ,完全是重起炉灶。虽然 1984 年差强人意地交了差 ,我知道 ,在他心中仍留下深深的遗
憾。1988 年收到出版的样书时 ,傅先生已乘鹤西去。
主编《明代史纲要》是编选明史资料后的新任务。1962 年 5 月 1 日 ,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写
信给傅先生 ,内云 :“此间近有编纂中国断代史计划 ,分九册 ,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 , ⋯⋯其中
明代史纲要 ,咸推吾兄主编。亦知吾兄工作甚忙 ,但此事关系教育下一代 ,十分重大 ,且众望所
归 ,想必蒙惠允。”在郑老的鼓励下 ,他欣然接受下来。我在傅先生家中看过这封信 ,还附有中
国断代史计划和分工名单。九册主编均是一代名流 ,代表当时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这份名单没有保存下来。时过近四十年 ,记忆不全 ,不过 ,我还清楚地记得后面几部 ,即宋史
———邓广铭 ,元史 ———韩儒林 ,明史 ———傅衣凌 ,清史 ———郑天挺。
这项写作计划还来不及安排 ,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越吹越响。1963 年 ,厦大历史系师生
参加同安三忠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 - 1965 年 ,先到闽西上杭 ,再转到泉州南安参加社教
工作团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在那种政治气氛下 ,《明代史纲要》的写作根本无法提上议事
日程。
文化大革命中 ,傅先生被打入“牛棚”,直到 1971 年被解放。那时 ,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农
村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史系和中文系的部分教师被留下来 ,重组文史系 ,招收工农兵
学员。历史课程原来只有一门 :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此时才陆续增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古




战争为主线 ,内容单薄 ,只油印使用一次 ,但总算是傅先生重操旧业的开始。在这之后 ,傅先生
根据 1965 年的油印讲义修订《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由傅太太和二公子抄出 ,于 1973 年
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一直石沉大海。粉碎“四人帮”前夕 ,眼见小儿子下乡回城无望 ,傅先
生百般无奈 ,下决心退休 ,让小儿子补员。白寿彝先生得知此事后 ,敦请他参予中国通史的编
纂工作 ,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除注释外全文铅印 ,作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经济
部分的参考。这本铅印稿 ,后来成了傅先生 1979 年赴美国讲学的讲稿之一 ,在海外广为复印
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 ,傅先生复职。1978 年 ,他倡导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并把《明代史
















入十六章 (按 ;即“席卷南北的明末农民革命风暴”) 前面作简略的说明”。第二节“城市居民反







朝的作用 (有农民 ,有地主) 。淮泗集团有濠州集团 (徐达、汤和等) 、定远集团 (冯国用
















1962 年读书时 ,抄录过一批史料 ,他一时兴起 ,要我和他合写一篇论文。事后他写了两张稿纸
提要 ,让我作进一步发挥。我想不起因为什么缘故 ,最终没有定稿发表 ,底稿亦不知去向。他
·4·







基础的 ,农民是小生产者 ,地主是地租的获得者 ,在这一点上 ,他们都是自然经济的拥
护者 ,有合作的物质基础 ,这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 ,工人空无所有 ,资本
家拥有生产资料 ,彼此之间的矛盾、斗争激烈 ,是不同的。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 ,王朝更迭而又不断重建 ,即因此故 ,观于朱元璋
明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也可得到证明。




二、浙东集团 (以刘基 ,宋濂 ,叶仪为主)多地主。




纽带 ,是以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 ,不一定都通过武装斗争 ,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
“豪杰亡秦”,即透露出此间的消息。
《明史新编》编写大纲完成后 ,曾打印成册征求意见。傅先生自认写三章以作表率 ,并邀请
系里三位老师参加编写 ,连我共五人 ,议定由傅先生和我总纂定稿。原先指望 1980 年能拿出
初稿 ,但因为傅先生公务繁冗 ,其他老师也各有任务不能提笔 ,结果只有我写了几章草稿 ,继而
傅先生的关注点转到重编明史资料、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和培养研究生 (他是我国
重建学位制度后第一位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生导师)上 ,遂同意其他三位老师退出 ,《明
史新编》的写作不得不搁置下来。不料到 1984 年 ,傅先生突罹大病 ,这项写作更无法进行。直
到 1987 年 ,人民出版社重提旧事 ,傅先生在病榻上嘱托我和陈支平执笔 ,才又重新启动。此书
最终在 1993 年出版 ,章节也有所变化 ,我们在“前言”中已作了交代 ,此处不赘。
主编《明史资料》和《明史新编》,是傅先生对国家和史学界的承诺。他情绕梦萦了二十多
年 ,花费了很多心血 ,和明史的情缘始终未了 ,生前没能看到它的出版 ,成为九天遗恨。从这曲
折的经历 ,我们感受到一位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明史研究的执著追求 ,他的精神不死。
作者杨国桢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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